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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２０１１ 年初以来，突尼斯开始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 政党

在推动突尼斯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数年的演

变，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但制度化进程尚未完成。
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建立了新的宪政制

度，形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理性竞争机制，提高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

的程度。 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发展。
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中东剧变之后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建立起了现代政党

制度。 然而，由于突尼斯的政治稳定与政党制度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
其政党制度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民主巩固的前景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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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第 ６１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突尼斯民生问题研究”（２０１７Ｍ６１２４０８）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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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是指通过选举或其他途径来赢得政府权力和实现政治利益而组建起来的

政治组织。① 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阿

普特提出了政党的三大特点：第一，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公共舆论、汇集民意，并
将民意传递给政府官员和领导者；第二，政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织，可以自行产生

权力；第三，政党作为干涉变量、依赖变量和独立变量，影响国家内部的政治形势。②

突尼斯最早的政党成立于 ２０ 世纪初，是突尼斯政治进入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

志。 １９０８ 年，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建了青年突尼斯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
国际形势的影响，突尼斯首个代表城乡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宪政党于

１９２０ 年成立。 １９３４ 年，自由宪政党发生分裂，以哈比卜·布尔吉巴为代表的激进派另

组新宪政党。 新宪政党通过动员底层民众参与政治，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民

族主义政党的出现，使得 ２０ 世纪上半叶突尼斯政治被打上了深刻的民族主义烙印。
１９５６ 年，突尼斯在新宪政党的带领下实现独立，该党由此成为执政党，突尼斯以

此为基础逐渐建立起现代政党制度。 突尼斯独立之后，新宪政党接管了政权，政党

和国家机器合二为一。③ １９６４ 年，突尼斯全力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期间，新宪政党更名

为社会主义宪政党。 １９８７ 年突尼斯政治危机爆发后，政治强人本·阿里将其改组为

宪政民主联盟，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发挥动员、
组织作用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些调整。 从大的方面而言，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威权

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变革。 有学者指出，突尼斯旧威权主义政权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中，通过经济自由化、政策转变、组建统治联盟及重构政治合

法性等手段实现了对政党制度的调整。 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本·阿里政变之后将

政党制度从一党制改造为一党主导的多党制，执政党的功能从组织动员向维持效忠

转变，这些转变的结果是新威权主义政权不仅维系了统治，而且重新焕发出活力。④

但是，威权主义政治最终并没有解决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问题，一党制主导的突

尼斯政治民主化实践逐渐趋于保守，最终被民众所抛弃。 ２０１０ 年底，突尼斯爆发了

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导致本·阿里政权被推翻，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入新的转型

时期。
谋求政治稳定是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府的主要任务。 经过数年的发展，突尼

斯初步实现了民主转型，正向民主巩固阶段迈进。 突尼斯在转型时期基本上摆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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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Ｅ．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 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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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军事政变和威权主义政治，政党政治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试图

通过归纳中东变局以来突尼斯政党制度演变历程，探析政党政治对民主转型的积极

影响及不足。

一、 中东变局以来突尼斯政党的演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制度的

发展主要经历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四个阶段。① 在宗派期，选民、政治名

流或立法机关中的部分人与其追随者组成了政党。 在两极化阶段，政党之间为了竞

争必须进行相互联合，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 较强大的政党在竞争过程中往往会经

历力量的扩展，向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转变。 当重大危机或社会变迁发生后，政
党体制随之发生变化，固定为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② 突尼斯剧变之前，一党制

和一党主导的政党制度限制了政党的发展。 在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在原有基

础上迎来了迅猛发展的良机。 突尼斯政党制度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类似的宗派化

政党，两极化趋势，以及政党的扩展。 但突尼斯政党的制度化则既非议会政治发展

的结果，也不是革命的后果，而是在现实政治中分化组合的结果。 有学者指出，自
２０１１ 年突尼斯开启民主转型以来，突尼斯政党政治主要经历了碎片化阶段和制度化

阶段。③

（一） 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主要发展阶段

１． 碎片化阶段（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底爆发的突尼斯剧变推翻了本·阿里政权，废除了一党主导的多党制

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标志着突尼斯威权主

义政权的崩溃。 以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加努希为首的民主宪政联盟试图挽救局

势，但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加努希被迫放权。 突尼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政治

权力展开了激烈竞争，该国政党政治格局逐渐步入了碎片化阶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宪政民主联盟被解散，标志着突尼斯政党制度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在本·阿里时期，反对党的政治空间被严重挤压，其活动受到突尼斯政府

的严密控制。 进入转型时期后的突尼斯开放了组建政治团体的自由，在争取革命成

果高级委员会的主导下，突尼斯国内先后成立了 １５０ 个政党，５，０００ 余个协会。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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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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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３４４－３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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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２３ 日，在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阶段，全国涌现出了 ８１ 个合法政党。① 从政党图

谱的分布来看，从极左翼政党到极右翼政党的各种政党林立，左翼政党如突尼斯共

产党、民族主义世俗政党，右翼政党包括复兴运动、萨拉菲运动党等，还出现了伊斯

兰之声等极右翼政党。② 事实上，这些政党中很多只是代表特定团体利益的宗派政

党。 左翼政党主要有突尼斯劳工党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社 会 民 主 正 义 党 （ Ｐａｒｔｙ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Ｊｕｓｔｉｃｅ）、爱国民主党（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或 Ｗａｔａｄ）、社会主义左翼党（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ｆｔ
Ｐａｒｔｙ）和突尼斯工人共产党（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中左政党主要有劳

工自由民主联盟（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 或 Ｅｔｔａｋａｔｏｌ）、共和大会

党（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民主进步党（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现代民主

之极（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ｅ）；中间党派主要有家园党（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或 Ｅｌ
Ｗａｔａｎ）、光荣党（Ｇｌｏｒｙ Ｐａｒｔｙ 或 Ａｌ Ｍａｊｄ）、人民共和联盟（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和创新党（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 或 Ａｌ Ｍｏｕｂａｄａｒａ）；中右政党主要有复兴运动（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 或 Ａｎ⁃Ｎａｈｄａ）、独立民主联盟（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爱国自由联盟

（Ｆｒｅｅ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和突尼斯希望（Ａｆｅｋ Ｔｏｕｎｅｓ）；右翼政党主要有马格里布自由

党（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ａｇｈｒｅｂｉｎｅ Ｐａｒｔｙ）；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有人民统一党 （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ｙ）和再生党（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或 Ａｌ Ｂａａｔｈ）。③ 从表面上看，该时期突尼斯的政

党政治蓬勃发展，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得到了充分释放。 然而，各政党的政治纲领

和组织力量尚未受到选举的考验，因此呈现出无序化发展的局面。
不过，在这一时期，被大家广为关注的还是复兴运动与共和大会党的发展。 复

兴运动在长期与政府对抗的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联系网络，并在突尼斯剧变后派上

了用场。 共和大会党虽然规模不大，但因为有知名领袖马尔祖克（Ｍｏｈｓｅｎ Ｍａｒｚｏｕｋ）
的领导，也受到普遍欢迎。 因此，突尼斯政党在表面上无序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

“两极化”的特征。 但是，由于许多有政治抱负的活动家从一些大的政党分离出去，
自行建党，传统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党，如突尼斯民主进步党等发展相当有限。

２． 制度化阶段（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突尼斯举行制宪议会选举，标志着突尼斯政党政治发展进

入了制度化阶段。 首次选举后共有 １９ 个政党通过此次选举进入了突尼斯议会。 伊

斯兰政党复兴运动以 ３７％的得票率获得了 ４１％的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共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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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ｉｍａｇ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 ｕｋ ／ ｓｙｓ⁃ｆｉｌｅｓ ／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１ ／ １０ ／ １９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Ｐａｒｔｉｅｓ＿２０１０．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８ 日。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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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会党、民主进步党、劳工自由民主联盟以较大差距位列其后。 制宪议会同时担

负制定突尼斯新宪法和过渡时期国家治理的责任，这为突尼斯政党政治走向制度化

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各政党在议会中有权就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规划表达自己的

意见，完善了该时期突尼斯议会政治的发展。 另一方面，执政党则可以凭借选举产

生的政治合法性推行本党政治纲领，以此引领突尼斯的政治转型。
另外，突尼斯政党围绕摈弃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达成了共识。 由于北非地区萨

拉菲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突尼斯议会艰难通过

了取缔萨拉菲派政党组织的决议。 政府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取缔激进伊斯兰政党

和保留温和伊斯兰政党的态度，使得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延续了世俗政治的特征，突

尼斯主要政党采取了温和、中间立场。 ２０１４ 年大选后，突尼斯政党的制度化进一步

提升。 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主动致电当选总统的突尼斯呼声党主席埃

塞卜西（Ｂéｊｉ Ｃａïｄ Ｅｓｓｅｂｓｉ）承认败选，并向对手表示祝贺。①

（二） 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主要特点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会影响到随后将要发展起来的政

党体制”②。 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往往源于民族主义运动，存在一党制、两党

制和多党制三种模式。 １９５６ 年突尼斯独立后，一党制的政党制度逐渐形成，且制度

化程度较高。 在经历 ２０１１ 年的政治变革后，突尼斯的政党制度逐渐转向多党制。 但

是，与 ２０ 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③不同，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的政治转型属

于新型的政治变革范畴，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转型时期各政党对新的政治环境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适应能力。 伊斯

兰政党复兴运动一枝独秀，很快以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成为转型时期突尼

斯第一大党，在“突尼斯革命”后的两次选举中先后获得了 ３７％和 ２６％的得票率。 共

和大会党、争取民主自由联盟、社会民主运动以及突尼斯共产党凭借其历史影响力

和民众基础，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 新成立的政党“人民请愿党”（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因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魅力型政党领导人，也在突尼斯政坛获得了一定

影响力。 而人民统一党、社会民主自由运动和民主工会联盟等政党因未能及时调整

政治策略，难以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环境，最终被选民所遗弃。 事实上，很多政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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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Ｌａｍｂｒｏｓｃｈｉｎｉ ａｎｄ Ｂｅｌ Ａｉｂａ，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ｓ Ｒｉｖａｌ ｆｏｒ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Ｖｏｔｅ Ｗｉｎ，” Ｙａｈｏ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ｒｉｖａｌｓ⁃ｖｏｔｅ⁃ｗｉｎ－１８５７４３７２３．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３４９ 页。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的是 １９７４ 年之后，首先发端于葡萄牙、西班牙，后来囊括亚洲、拉丁美洲，以及

东欧、南欧国家的广泛的自由主义民主化运动。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２０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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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里时期就已存在，但当时由于受到政权压制难以有效发挥反对党的作用，且
在转型时期提出的政治纲领没有充分回应民众的诉求，因而在转型时期影响力出现

明显的下降趋势。
第二，转型时期新建政党的包容性更强。 通过两次选举，温和派政党在突尼斯

议会中获得了更多席位，导致极端派政党逐渐失去了议会席位。 以复兴运动、人民

请愿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政党，和以共和大会党、突尼斯呼声党为代表的温和世

俗政党，都能包容其他不同类型的政党。 而作为极右翼势力代表的“伊斯兰教法支

持者”（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因被突尼斯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导致激进伊斯兰势力影响力

大幅受挫。 同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突尼斯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成功实现了联

合执政。 在制宪议会统治时期，复兴运动同共和大会党、争取民主自由联盟三党组

建了联合政府。 复兴运动展现出的政治妥协与合作意识受到了各界的一致称赞。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大选后，此前坚决反对复兴运动的突尼斯呼声党也接受了复兴运动组

建联合政府的事实，建立了新的联合政府。 虽然突尼斯呼声党内部对此事产生了激

烈争论，但该党大部分党员最终接受了这一政治安排。 可以说，对于突尼斯在转型

时期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难题，各政治党派能够以政治妥协和联合执政的方式

来共同应对危机，推动了突尼斯政党制度的发展。
第三，两党制隐现，政党区分度加强。 转型时期，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迅速崛

起，世俗政党也经过分化组合成长起来，与其分庭抗礼。 在转型初期，世俗政党相互

拆台与攻击，缺乏引领民主化的政治意识。 复兴运动的上台执政，激发了世俗政党

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意识。 世俗政党在与复兴运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

原先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开始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 多数政党认识到，无论是

世俗政党，还是宗教政党，其施政纲领都必须回应民众对迫切改善民生的诉求。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由埃塞卜西牵头成立的世俗政党突尼斯呼声党成功推动了反对党之间

的联合，包括宪政民主联盟成员在内的世俗派反对党人士都加入了该党。 同年 １０ 月

７ 日，不满埃塞卜西的左翼政党在哈马·哈马米（Ｈａｍｍａ Ｈａｍａｍｉ）的领导下联合组

建了“人民阵线”，该联盟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为旗帜，先后吸纳了 １２ 个世俗政党。
此外，进步民主党、突尼斯希望党和共和党（Ｊｏｕｍｈｏｕｒｉ）也实现了联合。①

突尼斯经过两次选举后，以中右政党复兴运动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以中

左政党突尼斯呼声党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在突尼斯政坛脱颖而出，两党在议

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中都有不俗的表现。 作为突尼斯政治剧变产物的复兴运动首屈

一指，执突尼斯政治之牛耳。 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曾担忧突尼斯是否会进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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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ｉｓｅ Ｓｔｏｒｍ，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４，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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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力量主导的神权政治时代。 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明确承诺突尼

斯将坚持民主的表态打消了西方国家的疑虑。① 复兴运动在加努希的带领之下通过

参与民主选举和同世俗政党组建联合政府，确定了该党在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坛的地

位，使突尼斯避免再次滑向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 政党之间的妥协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复兴运动同共和大会党和争取民主劳动联盟两大世俗政党联合执政，被视

作“后革命”时期突尼斯的独特经验。② 作为突尼斯第一大党的复兴运动，在突尼斯

新宪法制定期间切实回应了民众关切，最终伊斯兰教法没有被确定为宪法的法源，
叛教行为没有入刑，妇女地位得到了保障，突尼斯共和国建立初期通过的《个人地位

法》得到保留。 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务实合作，提高了突尼斯政治民主化的程

度。 复兴运动也以温和伊斯兰政党的形象和务实政策，赢得了突尼斯国内民众和国

际社会的肯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在突尼斯新宪法制定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突尼斯呼

声党获胜，以 ８６ 个议席超越复兴运动的 ６９ 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③ 目前，突尼斯已

经形成了突尼斯呼声党和复兴运动共同主导的局面。
第四，突尼斯政党政治向政策型政党发展。 转型时期，复兴运动、突尼斯呼声

党、共和大会党、民主进步党都经历了由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变的过程。 不同于

其他草根色彩浓厚的政党，这些在议会获得席位的政党的专业化程度更高。 在本·
阿里时期，突尼斯反对党主要以获得议会席位为其短期目标，功利色彩比较浓厚，但
这一策略在转型时期已经难以奏效。 政党的成功取决于选民的支持率，因而能否制

定出满足选民期望的政策是评判政党成功的重要标准。 在转型时期的突尼斯，各主

要政党日益重视民众的关切，能否回应民众诉求成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复兴运动

虽然是伊斯兰政党，但出于提高民众支持率和联合世俗精英力量的现实考量，拥护

民主，而且极力推动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兼容。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复兴运动召开全国大会，
正式放弃了政治伊斯兰纲领，采用“穆斯林民主”的新理念。④ 这表明复兴运动针对

突尼斯的具体国情，在吸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倒台的教训后，完成了向“政策型”政

党的转变，突尼斯呼声党则通过攻击联合政府在提振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全方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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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ｒｋｓ，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 Ｃｏｅｒｃｅ， ｏｒ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Ｅｎｎａｈｄ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ｃｏｅｒｃｅ⁃ｏｒ⁃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
ｅｎｎａｈｄａ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ｕｎｉｓｉａ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Ｅｖａ Ｂｅｌｌｉｎ，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ｒｉｅｆ， Ｃｒｏｗ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 ７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３， ｐ． ３．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Ｎｉｄａａ Ｔｏｕｎｅｓ Ｗｉｎ，”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ｎｉｄａａ⁃ｔｏｕｎｅｓ⁃ｗｉｎ －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２２４２３９９９５３．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ｎａｈｄ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Ｃ． Ｈｕ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７，
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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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力，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其选举口号聚焦于改善国家治理和恢复突尼斯繁荣。 突

尼斯共产党、民主进步运动等政党，也都表现出了类似的特点。

二、 政党政治对突尼斯民主转型的积极影响

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党政治是民主转型的核心。 突尼斯在本·阿里

政权倒台后进入民主转型阶段，政党的分化组合及其制度化进程，既是威权政治垮

台后民主转型的产物，也是影响民主转型进程和民主政治运转的主要因素。 不论是

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还是世俗政党突尼斯呼声党，都在政治转型时期实现了迅速

发展。 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实力往往体现在组织和动员两个层面，组织能力旨在使

政党成员团结在既定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之下，动员能力则是实现各项目标的前提

条件。 如果转型国家的政党制度发展程度低，社会中的其他政治力量则可能填补权

力真空。 政党政治对突尼斯民主转型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机制、制度、动力等

方面。
第一，政党制度为突尼斯的民主转型提供了基本的运行机制。 转型时期的政党

为选举目的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纲领。 新的政治现实增强了政党的凝聚力，各政党充

分发挥其组织和动员能力，参与竞选活动，民主政治逐渐成为转型时期政治力量的

活动舞台和运作机制。 不论复兴运动、民主进步党、共和大会党，还是突尼斯呼声

党，都为追求选举成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政党建设。 无论是伊斯兰政党和世俗

政党之间的分歧，还是各世俗政党之间的争论，最终都能够通过政党政治实现妥协。
２０１３ 年突尼斯政治危机发生后，市民团体组成的调解组织对各种力量之间的分歧进

行成功调停，就与突尼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突尼斯政党接受并坚持民主规

则，保证了民主政治的运转。
第二，政党制度的发展为宪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保障。 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之

所以能够实现从威权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与其宪政制度的重新确立密切相

关。 政权更迭后的突尼斯并没有效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做法，而是谨慎地对本国

宪政制度进行重构。 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彻底推翻了旧体制，使得本·阿里旧部被

排除在过渡政府之外。 本·阿里时期的二号人物、宪政民主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
加努希曾试图领导过渡政府，使突尼斯政治变革实现“软着陆”，但以失败告终。 曾

在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时期担任过部长的资深政治家埃塞卜西希重回政治舞台

后，突尼斯政局逐渐趋稳。 制宪议会选举之后，主导政府和议会的复兴运动曾希望

按照自己的政纲实现突尼斯的政治转型。 但因遭到突尼斯世俗力量的强烈反对，复
兴运动最终在政治上选择了妥协，从而建立起了包容性更强的政治制度。 其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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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运动主导的政府将伊斯兰教定为突尼斯的国教，但并没有确立伊斯兰教法为法律

来源，维持了突尼斯的世俗政体。 其二，复兴运动放弃了原先将叛教列入宪法条文

的努力，最终接受了信仰自由的条款。 其三，复兴运动尊重民众自独立以来达成的

平等共识，妇女仍然是平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男性的附属。 其四，复兴运动和世俗

政党经过多次激烈争论后，双方接受了半总统制的政治体制，既保证了复兴运动在

议会中保持长期影响力的可能，又满足了世俗政党对建立强有力行政机构的诉求。①

经过两年多艰难的制宪历程，突尼斯最终制定了为各方所接受的宪法，政党在制宪

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政党制度的发展使突尼斯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趋于理性，政治民主化程

度显著增强。 突尼斯的政治转型始终以低暴力的形式向前推进。 获得合法地位的

政党在表达政治诉求时，大多采取游行、示威、媒体战等途径，而非诉诸于暴力。 突

尼斯转型时期出现的政治暴力，基本上是被排除在主流政党之外的极端分子所为，
如萨拉菲运动曾袭击过突尼斯文化中心、世俗电台和酒吧。② 另外，突尼斯政治精英

追求个人政治抱负基本上是以政党为依托，而不是依靠军队。 马尔祖基、埃塞卜西、
贾法尔（Ｍｕｓｔａｐｈａ Ｂｅｎ Ｊａｆａｒ）、哈姆迪（Ｈａｃｈｍｉ Ｈａｍｄｉ）等人都有担任突尼斯总统的愿

望③，但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无一例外都选择依靠各自隶属的政党，相互之间的

竞争更为理性。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选举的考验，各政党越来越关注突尼斯普通民

众的基本诉求，不再坚持原有的政治纲领。 复兴运动抛弃了实现伊斯兰主义政治的

目标，选择与世俗政党开展合作进行联合执政。 世俗政党也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对伊

斯兰政党的主张，逐渐包容伊斯兰主义思想。 共和大会党前主席马尔祖基曾公开表

示支持妇女戴遮挡面部的头巾。 在竞选环节，各政党提出的纲领重点逐渐聚焦具体

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议题，而不是围绕教俗关系泛泛而谈。

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使得民主政治氛围逐渐在突尼斯社会形成，取代了过去威

权政权的政治文化，确保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突尼斯政治精英和民众都开始

接受通过民主政治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以选举的方式实现权力调整。 政府的合法

性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政治家的地位来自于选举的成功。 因此，政党政治的发展促

进了突尼斯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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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ｕｓｔｉｎ Ｏ． Ｆｒｏｓｉｎｉ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ｉａｇｉ， ｅ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９－２３．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Ｍ． Ｔｏｒｅｌｌｉ， Ｆａｂｉｏ Ｍｅｒｏｎｅ，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４，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２， ｐ． １４８．

Ａｎｎｅ Ｗｏｌｆ， “Ｃａｎ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３０ ／ ｃａｎ⁃ｓｅｃｕｌａｒ⁃ｐａｒｔｉｅｓ⁃ｌｅａｄ⁃ｎｅｗ⁃ｔｕｎｉｓｉａ⁃ｐｕｂ－ ５５４３９，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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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突尼斯政治转型时期政党制度的现实困境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较其他经历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相对顺利地完成了

政治转型。 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不同，突尼斯政治转型过程相对平稳。 虽然

近几年突尼斯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且对突尼斯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压力，但总

体上并没有扰乱突尼斯的政治秩序。 转型时期的突尼斯基本实现了政治稳定，维持

了政治秩序的动态平衡。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突尼斯政党制度仍然面临一些现实

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尚不能完全发挥政治参与机制的作用。 政治参与和政

治制度化的相互作用是政治稳定的主要机理。 在政治转型时期，突尼斯民众的政治

参与度迅速上升，对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带来了很大压力。 突尼斯民众参与政治的渠

道主要有三种。 一是通过各种协会表达自己诉求。 “革命成果保护联盟”、“民族拯

救阵线”、“民主妇女协会”等新成立的政治团体，以及“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雇

主协会”、“突尼斯律师协会”、“突尼斯人权联盟”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推动民众表达自

身诉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通过参与各个政党表达利益诉求。 不论是原有

的反对党，还是新组建的政党，都能够起到代表一定数量选民的作用。 总的来看，复
兴运动、突尼斯呼声党、民主进步党等中间党派的代表性最强，极左翼和极右翼的党

派代表性则比较差；萨拉菲运动等激进政党因缺乏合法性而难以施加影响力；突尼

斯共产党仍在争取获得议会席位，但受到具有工会背景的政党冲击。 三是新闻媒体

的诉求表达。 突尼斯在政治转型时期的最大成就是新闻自由，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发

挥着反对党的作用。① 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后，新闻媒体对伊斯兰主义在突尼斯的

兴起进行了批评和攻击。 如 ２０１２ 年媒体曝光的一个视频显示，２０１１ 年复兴运动领

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支持激进的萨拉菲运动，呼吁参与该运动的年轻人耐心等待

“伊斯兰社会”的建立。②

由此可见，政党只是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之一，而且不能完全取代其他方式。
突尼斯政党对政治参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党

之间的政治妥协，使得突尼斯民众的各种呼声能够得到反映，民众的政治、经济、文
化诉求都得到了体现。 另一方面，突尼斯最终确立的半总统制国家体制有利于小型

政党的存在，而且能保证小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权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重视。 历史经

·４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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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表明，议会制更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实现。① 议会制度由选民选举产生，为政权提供

了合法性。 议会是权力的中心，行政权力从属于议会，内阁由议会产生并接受议会

的质询和监督。 大多数小国选择了议会制度。 转型时期的突尼斯政党政治迎来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 政党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突尼斯政党可以自由制定其纲领，
公开动员群众参与政治，举行竞选集会，表达政治观点。 由于宪法对集会自由的保

障，各政党还可以发展下属组织，发挥政府与社会团体、民众沟通中介的作用，这为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奠定了政治基础。 但是，政党之外的市民社会组织，如突尼斯总

工会，以及媒体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２０１３ 年突尼斯政治危机发生之后，社会组织发

挥了协调作用，挽救了民主转型进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第二，突尼斯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发展成熟或趋于稳定的标

志是“主要政党成为可以预测的行为体，它们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尊重内部和

外部组织程序，尊重选举结果”②。 在转型时期，突尼斯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议会制

度和司法体系。 各政党对于选举结果的接受，以及以选举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进
一步增强了突尼斯政党的制度化。 观察家对突尼斯成功举行的两次大选都给予了

高度肯定，认为选举基本上达到了公平、公正的标准。③ 选举之后，各个政党和政治

领导人都接受了选举结果。 选举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不
论是传统政党，还是新建政党都在努力适应这种制度。

但是，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制度化仍然是一种弱制度化。 一方面，政党

的碎片化程度仍然很高，政党的分化组合尚未结束。 突尼斯的威权主义政体解体之

后，政党政治的碎片化程度很高。 人口只有一千多万的突尼斯却拥有上百个政党，
让选民无所适从。 经过两次选举，突尼斯政党的数目虽然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

固定下来。 而且，政党体系越是碎片化，政党的力量越容易受到社会势力的控制，不
利于民主转型。④ 主要政党如突尼斯呼声党和复兴运动虽然已经脱颖而出，但其内

部问题丛生，并不稳定。 ２０１６ 年，突尼斯呼声党 ２２ 名议员退党，小埃塞卜西（Ｈａｆｅｄｈ
Ｃａｉｄ Ｅｓｓｅｂｓｉ）⑤和秘书长马尔祖基之间形成了对峙。⑥ 该党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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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５２ 页。
Ａｎｄｒｅａ Ｇ． Ｂｒｏｄｙ⁃Ｂａｒ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 ２２２．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ｐ． 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ｒｔｅｒ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ｄｆｓ ／ ｎｅｗｓ ／ ｐｅａｃ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ｆｉｎａｌ⁃ｒｐｔ－２０１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

［意］安德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００ 页。
前文中埃塞卜西的儿子。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Ｎｉｄａａ Ｔｏｕｎｅｓ Ｌｏｓｅ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Ｅｎｎａｈｄ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 ｃｏ． ｕｋ ／ ｗｉｒｅｓ ／ ａｆ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４１８０８６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Ｎｉｄａａ⁃Ｔｏｕｎｅｓ⁃ｌｏｓ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Ｅｎｎａｈｄａ．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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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埃塞卜西总统个人魅力发挥的作用。 复兴运动前秘书长贾巴里因不满党

的政策，也退出了该党。
第三，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保留了大量传统政治的内容。 突尼斯在进行民主转型

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政治的内容。 首先，突尼斯的政党区分度不高，政党更

多以领导人为其主要标志。 如复兴运动和人民请愿党（Ａｌ⁃Ａｒｉｄｈａ）同属现代伊斯兰

政党，而组成突尼斯联盟的各世俗政党的政纲也并无根本区别。 相反，拉希德·加

努希、埃塞卜西、穆斯塔法·本·贾法尔、哈马等人则代表了不同政党，其政治诉求

存在显著差异。 突尼斯政党政治中的宗派色彩仍然较重，显然不利于政治现代化的

发展。 其次，政党内部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庇护主义、裙带主义、老人政治等传统的

政治积习仍广泛存在。 伊斯兰主义者接受了复兴运动的领导，在复兴运动执政时

期，突尼斯 ２２ 个省中有 １８ 个省的省长由复兴运动或与其关系密切的独立派人士担

任。 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成员则被突尼斯呼声党所笼络，并采用政商联合的新

模式。 拉希德·加努希任命自己的女儿、女婿从事政治活动，①他的女儿被任命为复

兴运动的新闻发言人，女婿被任命为突尼斯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 但其女婿的能力

在党内显然不具有竞争力。 而埃塞卜西儿子的崛起导致政党内部产生分裂。② 拉希

德·加努希连续当选复兴运动党主席，年届 ９０ 的埃塞卜西仍在把持突尼斯呼声党

的政治活动。 在主要政党中，复兴运动是党内民主最健全的政党，但也没有实现

代际更替；穆斯塔法·本·贾法尔组织了党内的决策圈；进步民主党被认为仅仅

以哈马个人权力为依归；由富豪哈什米·哈姆迪建立的人民请愿党则完全通过金

钱政治进行政治参与。
第四，伊斯兰政党的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 突尼斯复兴运动被视作民主转

型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作为突尼斯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复兴

运动并没有完全公布其政治纲领。 相反，有批评人士指出，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妥

协行为旨在掩盖其真实目的；复兴运动虽然渴望在突尼斯重建伊斯兰社会，但并没

有采取埃及穆兄会的做法，而是采用务实策略参与突尼斯的政党政治。 复兴运动领

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曾经告诫萨拉菲派人士要有耐心，并在其他场合也强调过这种

策略。 有学者认为，复兴运动虽然早已在政党名称中剔除了“伊斯兰”的字样，但其

宗教政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从本质上看，复兴运动与穆斯林兄弟会属于同一

类政党，它们都以实现其纲领中的宗教诉求作为政党目标。 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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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诱惑下，复兴运动将不遗余力地追求伊斯兰化的目标。① 这无疑将对突尼斯的

政党制度发展和民主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突尼斯自独立以来已经走上了世俗化的

道路，伊斯兰化的道路将会使突尼斯政治和社会陷入分裂，制约突尼斯的民主转型。
因此，当前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尚无法完全发挥政治稳定的作用。 突尼斯之所以

能够避免政治动荡，比较顺利地向民主政治转型，与突尼斯文化中的“渐进主义”②传

统存在密切关系。 马尔祖基和埃塞卜西等突尼斯政坛常青树都在极力推动政治和

解。 埃塞卜西建立的突尼斯呼声党中有大量宪政民主联盟的成员。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在总统埃塞卜西的力主之下，突尼斯议会终于通过了“行政和解法”③，这使得旧政权

中的政治精英可以继续从政，同时激发了私营企业主的投资热情。 但围绕这一法案

的激烈争论，也使得突尼斯政治出现了新的裂痕。 突尼斯要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就
必须解决当前存在的政党政治难题。

四、 结　 语

２０１１ 年以来，突尼斯的政党政治实现了长足发展，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政党制度。
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保证了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平稳进行，使其成为“阿拉伯之春”后
唯一的成功案例。 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的政党制

度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渠道，建立起了民众自由表达自身诉求的机制；其
二，新的政党制度为处于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正面交锋的合法机制，使得突

尼斯避免陷入长期冲突甚至爆发内战的危险。 但是，传统政治习俗等因素也阻碍着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突尼斯的民主转型仍任重道远。 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仍具有脆弱

性，它既不能被精英阶层完全认同，也无法代表绝大多数的青年和边缘群体。 突尼

斯已较为成功地建构出“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民主样板，但如果缺乏了民主转型的

动力，突尼斯仍有可能倒退至威权政治时代。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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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阿拉伯世界》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第 ９０ 页。

Ｌａｍｉｎｅ Ｇｈａｎｍｉ， “Ｔｕｎｉｓｉａｓ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Ｌａｗ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ｓｓｕｒ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ｅｅｋｌ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７， ｐ． １０．


